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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属于他的意料之外的运气竟也光临了

老人把照片从一个陈旧的记事本里抽出
来，深深地叹口长气说：“想不起来了，隔得太
久了，就是记得，那房子临近很繁华的商业地
段，出门往东走一段路，有上海最大的舞
厅；往西走一段路，是市区里最大的佛庙，
离庙不远，还有另一个热闹的舞厅。你有空
去找找这房子还在不在啊。”
那时候，马克只是敷衍地答应

了老人。他哪里有兴致去找一幢陌
生的破楼？那又不是爷爷的资产！
现在实在是闲得无聊，他就发邮件
给苏阳，把爷爷的记忆告诉这位上
海人。苏阳当天就给了回信，说按
照他的判断，那地方应该是现在称
为南京西路的靠近静安寺的一带，
只有那里，符合东有舞厅西有佛寺
与另一个舞厅的条件。

没事可干的马克，决定接受
这项挑战。能流畅地与中国人交
谈的优势，使他比一般美国人更
敢于在大街小巷溜达。那天下午，
没费多少气力，他顺利地找到了
名为静安寺的佛庙，并且为庙宇
的金碧辉煌与门前的人声鼎沸而咋舌。在马
克的想象中，佛庙应该与教堂一样，安静无
比啊。站在静安寺门口，人挤人的，空气里
飘散着各种古怪的汗味。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难办了。他沿着所

谓的南京西路朝东走，还不时拐到侧街上，
见到老楼房，就掏出照片对比。样子有点儿
像的房子当然有，仔细看去，能确认的却始
终没找到。一直走到南京西路非常繁华的地
段，两旁已经全部是新建的豪华商业大楼
了。马克想，爷爷当年住过的地方，若是在
这一段，恐怕连影子也拆光了。他停住脚
步，问弄堂口管电话的老头，过去号称远东
头挑的大舞厅还在不在。老头抬头瞅他一
眼，惊异于大高个的洋人能说出清晰而复杂
的中国话，便客气地告诉他，造新的百货商
场时，大都会拆啦，大都会就是当年远东最
大的舞厅，用的是有弹性的地板，比西面的
百乐门更高级。
马克在那一带闲逛了两天，终于丧失了

为爷爷怀旧寻访的信心。苏阳说得不错，那
完全是碰运气的事情。马克猜想，静安寺门

口拥挤的人流，真正信佛的不多，八成是在求
佛祖给自己好运。
说来真巧，马克正打算收兵，属于他的意

料之外的运气竟也光临了。难道他从佛祖门
口路过，那宝刹的灵光就笼罩了他？

在上海这样繁华无限的东方大城市逛
街，新鲜的刺激的影像让马克目不暇接。首

先，满街的东方美女，甚至比纽约街
头更时髦更性感的美女，能够让马克
放肆地欣赏。你哪怕靠近身子，眼睛
发直地去欣赏，也不会担心被抗议为
性骚扰。被老外欣赏，可能是女孩子
魅力的体现，她们会朝你送来微笑的
一瞥。你过分了，放肆了，朝不该多
看的部位使劲地瞧，女子也顶多羞涩
地闪避，不至于开口咒骂。街上花枝
招展的女孩，确实比较开化，不逊于
热情奔放的纽约姑娘。

顺繁华的南京西路拐上一条僻静
的侧街，他的眼睛敏锐地发现了一处
装饰很美国化的酒吧。深棕色的落地
玻璃，隐约透出里面高高的弧形吧
台；旋转的吧凳上，坐着身材曲线迷
人的女郎，至于是欧洲女郎还是美洲

女郎，隔着玻璃墙，看不清楚。马克估计，
这酒吧的价钱不便宜。但是，冲着吧中诱人
的美女，他也得到里面花费花费。

马克的好运，正是源于他的这个念头。
在推开旋转的玻璃门进去时，马克的目光一
歪，注意到门内侧站立着的一块白色的塑料
牌，看样子是招聘雇员的广告，上面书写着中
英文两种文字：“本酒吧急需高级调酒师。外
籍应聘者优先考虑。”
马克不由心里嘀咕，这招聘好像正冲他

而来！说到调酒这本事，高级低级没有评定
过，但马克确实正儿八经学过，是在美国读
工商管理的第三年时，跟着同学去酒吧实习
时玩过的。至于说到“外籍优先”，马克乃
高鼻子、纯白种人，不掏护照也毫无疑问！
马克轻轻吹了句口哨，眼睛迅速把酒吧的全
景扫视了一圈，心里已经拿定主张：此地不
错啊，有派头！沿街的窗户旁，全部是皮沙
发座位；座位中顾客不多，却是欧洲、美洲
人居多；大堂上空悬挂着巨型的水晶吊灯，
沿吧台是一圈舒适的升降椅，吧台的面子亮
得刺人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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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悄然来到香港

这时，何遂和女儿、中共地下党员何嘉按
照组织意图正在台北等候吴石的到来，策动
其继续为中共提供国民党内的重要情报。中
共华东局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
掩护，留在台湾工作。此前，何遂的次子何世
平已在 !"#$年由中共上海局派到台湾，在台
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已经有很
好的身份掩护。何遂的妻子与他们一家人同
住。%"&"年春，何世平的直接领导人张执一
还专门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月
随着上海的解放，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上海作
为国际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
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对上海市
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何
康及其职务———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上了
报，其身份被曝光。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
的同事公开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这
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鉴于
这种情况，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
这段时间，吴石与何遂在台北接触频繁，

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对工作
进行安排。
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

集团进入生死之局。
蒋介石集团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

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
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
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何
遂和何世平、何嘉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
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这样，吴石确实
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
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
阻隔，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也可
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
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
联系，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吴石恰恰作出甘
冒斧钺的选择，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完全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

统一效力。吴石作出这样的决
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据何世
平回忆：“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
在台北见到吴伯伯，谈及当前
时局发展情况，这时我父亲把
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可见
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当事

人吴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后来的回忆也充满
深情：“八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
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
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
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段生
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
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
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
死的战友。”
形势日紧，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吴石

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经过商量和安
排，何家人分两路离开台湾。"月初，何遂的
妻子、何世平一家和何嘉从水路走，由基隆乘
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何遂则由空
中走，吴石为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
票，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飞机机舱才
放心地回去。%"('年，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
己寓所对造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谈到自己
%"#"年年底撤离台湾时的情形声泪俱下，哽
咽地说：“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
好，你父亲一再催促我赶快离开虎口，免遭不
测。我也力劝他赶快离开。你父亲对我说：‘我
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样牌子掩护，你
快走。’就这样，你父亲替我买了去香港的飞
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飞机场，直至
上了飞机才离开。你父亲和我 #)年之交，非
同一般，情同骨肉，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
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
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

系，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
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
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现在无从知晓，但应该
做了很好的安排。+))"年 '月，,-岁高龄的
何嘉很清晰地告诉我：两人出来后，一脸的轻
松，事情进展令人满意。事后，何嘉陪吴石渡
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
你买双鞋了，为我们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
了。”吴石对何家子女，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
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


